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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是编剧坂元裕二继《东京爱情故事》后创作出的又一风评极佳

的爱情电影。影片透露出坂元裕二对于爱情的特别思考，突破了戏剧化情节，透视出一种日本根深蒂固

的传统文学理念——“物哀”。《花束般的恋爱》运用日常化的影像表达传递出深刻的物哀美学意义，

本文通过对《花束般的恋爱》的多角度剖析来探究片中呈现的“物哀美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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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apanese film Bouquet like Love released in 2021 is another highly rated love film created by 
screenwriter Yuji Sakamoto after Tokyo Love Story. The film reveals Yuji Sakamoto’s special 
thoughts on love, breaking through the dramatic plot and revealing a deeply rooted traditional 
Japanese literary concept—“mourning for things”. The film Bouquet like Love conveys a profou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material sorrow through the use of everyday imagery. This article ex-
plores the expression of “material sorrow aesthetics” presented in the film through a multi pers-
pective analysis of Bouquet lik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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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哀”这个概念是由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提出的文学理念，物哀意识作为一种审美意

识，已经成为了日本传统美学文化的重要标志。由于日本地处板块交界处，多火山、地震、海啸、台风

等，独特的地理环境让日本民众自古就形成一种对于生命脆弱与无常的感叹，因此日本人民的审美意识

深受自然的协调影响，这种美的意识根植于人与自然共生的意识，表现为对于自然的崇拜与感怀，并带

有浓厚的人情味。 
依据日本学者本居宣长所言：“看见美丽盛开的樱花，觉得那很美丽，是知物之心。理解樱花之美，

从而心生感动，即‘物之哀’[1]。”日本民众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悲哀美，如浅色樱花落下转瞬即逝。

这种以悲为美的思想成为日本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后期的影视创作产生重大影响，影片《花

束般的恋爱》在影视风格、元素、观念上都展现了浓浓的物哀文化印记，哀感忧思中蕴含着唯美。 

2. 物哀美学 

“物”是指认识感知的对象，而“哀”则是认识主体的情感流露，那么“物哀”便是指人在接触外

物时自然生出的或喜悦或哀愁的情感[2]。日本奈良时代与平安时期形成了物哀思潮中“哀”的意识，在

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抒发了对世间无常的深沉感叹，呈现出“物哀”审美理念中的核

心观念——无常，加之佛教传入日本后，其无常概念更进一步融入日本文化骨髓之中，后《古今和歌集》

中通过落樱的和歌将物哀概念具象化。 
所谓“哀”不一定是“哀伤”，而是一种命运的无常，情感的流失，对美好转瞬即逝的惋惜，而在

“哀”之中“哀”之后渗透出的美感才是人心之所向往的。中国著名的日本文学研究专家叶渭渠，将“物

哀”的思想结构分为三层，即对人的感动、对世相的感动和对自然物的感动。其中第一层表现为男女恋

情的哀感，第二层是对人间百态的叹息，第三层则表现为对自然或事物的无法掌控而凸显出的一种无常

感。《花束般的恋爱》中男女主角爱情的凋零、面临工作金钱现实沉重打击的无力感、以及对爱终将逝

去无法掌控的无可奈何正是“物哀”三层的极致体现。爱情的逝去是一场美丽的悲剧，越是美的东西越

让人遗憾，越是幸福的爱越让人痛心。 

3. 花束般的物哀之美 

在“物哀美学”的影响下，催生出以悲为美的艺术情致，正如日本国花樱花，短暂的花期、清淡的

颜色却让日本人民为之神往，但恰恰是它的浅淡和短暂给人瞬间凋零的凄美感，让人更加珍惜呵护。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影片《花束般的恋爱》正如其片名，以花束来比喻

爱情，在最美好的时刻被摘下，剩下的就只有慢慢的枯萎、渐渐凋零。有价值的是山音麦和小娟的爱情，

还是爱情本身？当一段爱已经失去价值时，毁灭又何尝不是一种放过，悲剧色彩是否依然存在，或者说

它已经异化成为“物哀”之美。因此，“物哀”其实并不颓废，它引导我们感受美、接受美、欣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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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叹美、惋惜美、转变对美的普遍认知，扩大美的含义，包容美的形式。 

3.1. “无常”观 

佛教从因缘法的角度说明诸法是因缘生，由于因缘会变异而终将灭坏，因此说无常，万事万物都处

在不断变化之中，因缘生的当下即开始变异。“无常”是“物哀美学”当中的关键词，是指平凡生活中

那些我们无法预知的部分，及人生无常、生活无常、生命无常。 
山音麦和八谷绢这两个人物本身就是无常的，他们与社会脱节，与市井烟火格格不入，与人情世故

背道而驰，繁忙的社会生活给二人带来无尽的落寞感。他们的爱情始于最绚烂的时刻，终于世俗的禁锢，

处于社会边缘的两位文艺青年，在爱情开始之期并未预知到分手的结局，如此契合的两个人从一开始就

达到了恋爱的“高峰体验”，顺理成章的一切将他们带入梦幻的乌托邦，但当现实的浪潮卷席时二人已

无法阻挡。这种无常还表现在细致入微之中，就像最后山音麦为了赢得男爵在石头剪刀布时出了布，就

像他会翻看曾经最讨厌的职场书，就像毫无巨大矛盾冲突却渐行渐远。剧中“无常”状态不借助角色的

语言直接表达，而是通过这些剧情镜头的暗示让观众自己获得感受。 
爱情从最高点开始的当下则意味着此刻的渐渐变异，这种无力感与窒息感不仅捆绑着爱情中的两人

也让观影者产生极度的难受与痛苦，无可奈何却又无能为力。社会的变动和人生的不可控笼罩着他们，

分手前山音麦以结婚来挽救，却已石沉大海。爱情就像被暴露在空气中的薯片，不得不被空气中的水分

浸入变软。 

3.2. 积成余韵 

正如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花束般的恋爱》减少传统

爱情电影的戏剧性情节，在内容的表达中自然而然的积成余韵，最终让观众品位这种似满未满的余味，

那些片中看不见的地方会形成独特的物哀之情。男女主表演不过分夸张，包括表情、动作、台词等，不

将情感暴露在外却以恰到好处的表达诉诸对方，观众自然而然在两个小时中品味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感觉，

颇具留白意味，凸显中和之美。 
影片整体风格恬静淡雅，运用平凡的基调、生活感的画面、温馨柔和的色彩贯穿全片。在看似平静

温柔的表象遮挡下实则已伤痕累累，两人爱情的肿瘤在一点一滴中慢慢扩散。由最初天花板级别的相遇，

影片为我们呈现了二人充满童话色彩的一致性，穿相同的小白鞋、看一样的书、用电影票根当书签、看

同样的展、甚至连告白的动作都高度一致，在梦幻般的生活化碎片当中为同居后的情感转折做了铺垫。

影片后半段二人慢慢心生间隙，导演不断用镜头语言将他们分隔开，错开的工作节奏，景深镜头呈现同

居不同室，最后一个人直接以画外音的方式出现在另一个人的画面中。这一系列日常的画面将我们带入

影片当中，就像是长年累月慢慢摄入过量糖分后，导致胰岛素分泌紊乱甚至患上糖尿病，只能靠常年注

射胰岛素来维持，没有任何更优的破解之法，这是温润的慢性毒药，更是品不完的余味。 
不怕轰轰烈烈的爆发，但怕幽软绵长的积累，导演土井裕泰和编剧坂元裕二在影片细节的把握与处

理上已出神入化，跳脱出传统爱情电影的戏剧性情节，以超级平民化的叙事风格把观众拉入影片，让观

众感觉真实得就像镜子中的自己，自然而然与之共情。导演细细雕琢的爱情拉扯感在影片中显得“言有

尽而意无穷”。 

3.3. 物哀意象 

土井裕泰的电影风格常常以清新、纯爱、独特、柔美出现，但影片中却不乏极具象征意味的意象，

这些意象结构了影片并穿插在影片各个角落，使影片在平凡的叙事当中凸显深度思想性与浓浓物哀感。 
“如果吐司掉在地上，一定是在抹了黄油之后”唯有这件事情让八谷绢觉得世界是真实的，抹过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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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面包掉在地上意味着会粘住大量灰尘无法食用，何尝不是一种对简单事物的极致绝望，对于这一事

件的感知，八谷绢的情感流露是悲观的，也是物哀的表达。 
“如果没有绝不分手的信心，不会去纹一样的纹身吧”。对于海人和奈奈身上相同的纹身八谷绢的

态度是质疑的。“你没信心吗？”面对山音麦的询问，八谷绢的回答是“你也有可能会出轨”。纹身象

征着两人的疯狂极致的爱，纹的时候必然是很相爱的，最后拥有同样纹身的两个人却没逃过分手的命运，

甚至死亡，八谷绢由此及彼吟呻出悲情。 
木村屋的炒面面包承载着八谷绢与山音麦刚刚同居的喜悦与期待，象征着新生活的开始。随着隔阂

的产生和关系的疏远，前期为爱情升温的意象必须随之“死亡”。因此在影片后半段，曾经温馨美味的

木村屋也永远的打烊了。 
红灯本有禁止之意，片中自助红灯拉进二人距离，在前期红灯代表着恋爱的炙热与激情，后期二人

也在红灯处分道扬镳。这一意象前后截然相反的内容象征着二人无法逃过的红灯禁止本意。 
影片中这些意象预示着物哀的本意，即承认并欣赏事物的炙热与冰凉，美好与衰败。这些物哀意象

贯穿在影片之中，是富有象征意义的线索，成为穿插在理想与现实当中的象征物，增强了影片的思想性，

提升了影片的艺术美。 

3.4. 向死而生 

日本近代“物哀”美学的代表作家川端康成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艺术的极

致就是死灭[3]。”人们明白死亡的不可避免，便将这种对于死亡的恐惧酿造为对生的崇尚与顾惜，所谓

“惜生崇死”。向死而生的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而是对生命中某一个阶段的终结，彻底放弃当前

的生活走入下一个阶段，影片中导致这一阶段更迭的因素是爱情，死亡不是指生命的逝去而是指爱情的

逝去，这种阶段性的凋零催生出对于曾经美好事物的留恋但却又无力折返，由此涌现出悲美之意味。 
八谷绢与山音麦爱情分为三个阶段，从相遇前二人独自生活处于社会边缘的“黎明的黑暗”，到相

遇后决定携手共同为理想添砖加瓦走入“生活的白昼”，在社会现实的摩擦下，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在庸庸碌碌四年后终于步入“现实的黄昏”，而黄昏的黑暗与黎明的黑暗不再相同，处于黄昏的人们清

楚地知道自己必将踏入漫长的黑暗，下一个黎明和白昼却遥遥无期，此刻的痛苦不言而喻，为了下一个

黎明的到来，他们又不得不走入黑暗，但这漫长的黑暗又何尝不是黎明的必经之路呢？“向死而生”这

是一场顿悟，为希望所遗弃为绝望所生，用死的意义去揭示生的价值。 
童话般的开始古希腊般的结尾，坂元裕二的爱情故事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不回避人性的善恶与现实

的残酷，往往以悲剧结尾，但观众都不把它看做悲剧，更多的是让观众引发思考后更有生的希望与爱的

力量，这或许就是物哀之美的传承。 

4. 结语 

综上所述，物哀美学风格对日本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影视作品当中往往能够通过多种形式来呈现，

从影视风格，到意象元素，到人物塑造，到镜头语言，再到诗化结局等都能对物哀美学进行深刻表达。 
《花束般的恋爱》让我们看到了悲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似悲非悲的意味能让人细细品味，影片以

温情的力量和饱满的韵味打动人，真正达到“痛而不悲，哀而不伤”，自然美与人情美相互交融的境界。

这恰切地印证了本居宣长所说的“感之于情者，皆物哀也”，也与中国诗学中所倡导的“一切景语皆情

语”的思想不谋而合[4]。《花束般的恋爱》将日本传承多年的物哀美学观念展现的淋漓尽致，发人深省，

折射出强大的教育功能。我们从八谷绢与山音麦失败的爱情中审视自身，思考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究竟该

以何种方式填平，思考爱情的危机如何正确扭转，若真到无法挽回的那一天是否能够坦然若之，平静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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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接受“物之哀”。若我们能真真正正领悟物哀之意，便能在现实的击打中以最平静的心态来完成对

美的祭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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